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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快速

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根据《国家新型

城镇化报告2015》，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城镇

常住人口由 1.7亿人增加到 7.5亿人，城镇化率年

均提高约 1个百分点。截至 2015年底，我国城镇

化率已达到56.1%。在城镇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也不断攀升，达到一个新高峰。

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我国2015年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已经达到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比2014
年上升0.6个百分点，比2010年高出2.8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型城镇化与人

口老龄化“双高”和“双快”的趋势[1]，这既是机遇也

是挑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新型城镇化“遭

遇”人口老龄化时，老年人就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不可忽视的利益相关群体[2]。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大规模地迁移流动到城市的结果必然会延缓城

镇人口老龄化进程反而加快农村老龄化，从而导

致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3]。与城镇人口老龄化相

比，未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突出，而

农村的基本养老保障却愈加薄弱[4]。

在新型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的“叠加”冲击

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面临着愈发复杂的局

面，并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如老年人住

地下室问题①。笔者在山东省临沂市C社区调研新

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时，发现有

很多老年人居住在地下室，这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和思考。农村老年人从村落搬迁安置到社区，为

何会住在楼房的地下室中？他们面临着怎么样的

养老困境？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吗？在百度搜

索键入“老年人住地下室”等关键字，共有约152万
个相关结果②，其中不乏关于“老年人住地下室”的

①“老年人住地下室”并非仅指老年人居住在地下室，是指老年人居住在社区居民楼下的地下室、车库、储藏室等社区规划

中的非适宜居住空间的活动总称。

② 检索时间为2016年10月20日上午9点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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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且在全国多地均有案例。不断见诸报端的

“老年人住地下室”现象说明了该问题日趋严重，

应当引起相当的重视。与在大城市蜗居地下室的

打工族不同，因“农民上楼”而产生的老年人住地

下室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现

象，是城镇化与老龄化研究领域的交叉问题。本

文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居住于地下室的农

村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基于主体性视角对居住

地下室的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养老困境进行主位

式考察，主要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住地

下室老年人养老困境的现态，包括生计困境、生活

困境、制度困境和精神困境等四个层面；其次，住

地下室老年人养老困境的发生因由，即从作为行

动主体的老年人视角出发剖析养老困境的发生机

制；最后，提出构建多元化养老途径的应对策略。

本文的经验资料来源于笔者 2016年 3月至 9
月间在山东省临沂市C社区的三次田野调查。C
社区是新型农村社区，于 2010年由CY村、CE村、

CS村、BJ村和KY村 5个行政村规划整合而成，社

区规划容纳 2478户，10356人。从人口结构来看，

C社区有老年人（60岁及以上）1635人，约占总人

口的15.8%；劳动力人口5876人（16～59岁），约占

总人口的56.7%。从年龄结构来看，社区人口最小

年龄为1岁，最大年龄是92岁，平均年龄46岁。另

外，C 社区户籍为农村户口的村民所占比例为

92.8%。笔者调研期间采取个人访谈法对 C社区

26位住地下室老年人、10位村民和 3位社区干部

等共计 39人进行深度访谈，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

对住地下室老年人的社会生活及其与子代互动进

行全方位考察。本文所使用的经验资料均来源于

田野调查期间所整理的访谈资料及观察记录。

二、从村落到社区：住地下室老年人养老困境

的现态

伴随着新型农村社区的建成，老年人从分散

居住的平房或低层小楼房迁移到集中居住的楼房

或小高层，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养老问题也

出现新的变化。对于居住于地下室的农村老年人

而言，其所面临的养老困境包括生计上的收入减

少与支出增加，生活上的基础设施不足和缺乏日

常照料，制度上的行政吸纳欠缺及权利诉求困难，

精神上的休闲娱乐匮乏及传统孝道式微等方面。

（一）生计困境：收入减少与支出增加

收入多寡直接决定着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

质量水平。一般而言，农村老年人的生计来源包

括种地、农村养老保险、打零工散工、子女给予等

多种方式。新型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

老年人的生计模式，促使老年人进行生计转型，使

得一些老年人面临经济困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生计危机”。一方面，一些老年人因“资本下乡”

农田规模化经营而导致的土地流转失去了赖以为

生的土地，还有一些人因从村落到社区居住空间

地理位置变化所导致的耕作半径增大而无力耕

地。另一方面，搬迁到社区后，老年人发现他们的

生活内容日益被彻底商品化，生活成本不断提高，

生活压力不断增大[5]，在一些新型农村社区，甚至

出现老年人以“占地种菜”的方式来缓解生计危机

的现象[6]。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可以通过外出务工

来应对现代意义上的商品化冲击，但老年人“弱劳

动力”特质使他们缺乏工作机会，很难在现有劳动

市场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在市场经济冲击下，

农村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在这种压力

下，传统的子代对亲代的“经济反哺”功能始渐弱

化。概言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所面

临的生计困境表现在收入来源的减少，以及生活

成本支出的增加。

住地下室的老年人所面临的生计困境往往比

一般农村老年人更加严峻，他们中一些人收入来

源单一，甚至有的老年人连自来水费都出不起，需

要每周到附近未搬迁村庄的亲戚朋友家打井水。

面对着商品经济时代不可逆转的到来，他们选择

节衣缩食来应对，并表示出了对未来的担忧。“俺

也没有收入来源，家里没有耕地，就是靠着国家发

的每月80块钱①、租地的500块和自己编草帽卖点

钱来过活。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一个住在俺

的上面1楼，另外一个住在前面那栋楼。他们自己

家有小孩养，哪有钱再给俺。过年时会给俺200块
钱。俺一个老嫲嫲（方言，老太太的意思）生个炉

子做点饭喝点粥呗，买点米面的就行，其他的买不

① 山东省有关政策规定，年满60周岁以上的城乡居民，本人不缴费也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80元，比国

家每人每月55元的标准高出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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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现在不比以前了，以后的日子以后再说吧。”

（20160316-CY-01李大妈）从李大妈话语可得知，

她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国家发的基础养老金、土地

流转费、零星手工活及儿子给予的过年费，收入水

平较低，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这也反映出C社

区内住地下室老年人普遍面临的经济困境。

（二）生活困境：基础设施不足和日常照料

缺乏

生活困境是指农村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抑或

“过日子”所遇到的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困难境

遇。居住于空间狭小的地下室里的老年人首先面

临着的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这对本当颐养天年的

老年人来说是一个被迫接受的生活挑战。地下室

本应是相对封闭且用于存放杂物的储藏空间而非

居住空间，在空间设计上必然不会营造生活所需

设施。一般而言，地下室会通电线，但不会有自来

水和燃气灶，也不会有卫生间和排气扇，有的地下

室甚至连窗户都没有。而且，地下室通常阴暗潮

湿，给人空间压抑的感觉。因之，老年人住在地下

室，必然会面临着诸多生活上的不便，糟糕的环境

会引发老年人负面情绪体验，不利于老年人的身

心健康。“现在过日子不如以前在村里舒服咯，这

里什么都没有，没水没气，厕所还是俺们几个人在

社区外面盖的，就一个，混用的，都是老年人了，走

过去也挺远的不方便。晚上睡觉拉上铁帘太闷

了，冬天生炉子都怕煤气中毒。而且整天潮乎乎

的，一股子霉味。太窄了，东西放不下。反正，生

活不如在以前住村里大院子方便。”（20160712-
CY-03王大爷）王大爷的话语体现了他所面临的

生活困境，诸如地下室不通风透气、上厕所的不方

便等。C社区由5个村庄合并而成，“农民上楼”是

短时期内发生的社会事实，必然出现奥格本所言

的“文化堕距”（culture lag），即文化变迁滞后于物

质变迁。老年人迫于生存压力住进地下室，在日

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是在之前村庄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住地下室老年人生活困境还表现

在缺乏子女的日常生活照料。从人口迁移与流动

视角来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过程，

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导致

“农村过疏化”[7]，老年人逐渐成为农村留守人口的

主力军。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加快了传统家庭

养老模式的解体，亦即亲代失去了子代在生活上

的照顾。正如社区张大爷所言：“俺儿和儿媳妇在

上海打工呢，一年就回来一两次吧。女儿嫁到邻

镇了，一两个月过来看俺们一次吧。平时都是俺

们老两口互相照顾，不指望儿女能多么照顾俺们。

他们也忙着操劳自己的家，俺们老年人只要能动

就自己照顾自己，苦点就苦点吧。”（20160716-BJ-
01张大爷）

（三）制度困境：行政吸纳欠缺与权利诉求

困难

从制度层面来看，老年人在搬迁安置过程中

面临的首要困境是缺乏“行政吸纳政治”①。作为

国家视角下的社会工程，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一定

程度上呈现出“重工程轻社会”的特征，在搬迁安

置及社区营造政策制定中忽略了不同群体需求的

多样性，未能考虑到农村老年人对于居住空间的

需求，如C社区在“购房指标”原则上以宅基地为基

本单位，一处宅基地只可换购一户楼房。但早在

10多年前，5个村就不再给村民分配新宅基地。因

之，购房指标的限制使得他们无法在新社区购买

两套房子。而且，C社区建设的老年保障房的数量

也有限，如CY村只建设了 20套老年保障房（有独

立小院、但是占地面积少，约 50平米，一室一厅一

院的格局），无法满足大多数老年人的居住需求。

质言之，在社区规划及制定搬迁安置政策时，政府

未能在充分考虑不同群体尤其是老年人居住需求

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导致了老年保障

房数量与老年人居住意愿的背离。“老年房都是有

关系的老年人住进去，交 8000块钱押金可以一直

住。村里老年人这么多，这点房子肯定不够。俺

们也不是要求非得住房子，哪怕给俺们一个条件

好点的老年楼房，我们住也行啊。希望以后政策

好点，能盖老年楼房，让俺们有个好的养老地方。”

（20160512-CY-02李大妈）李大妈的话语道出了

绝大多数住地下室老年人的心声，希望社区规划

①“行政吸纳政治”由香港社会学家金耀基提出，“是指通过行政渠道将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利益表达汇聚起来共同参与政

治决策的过程，通过这一模式，行政决策呈现出开放性与参与性，行政决策不再仅仅是少数决策者的行为结果，同时也是大

众参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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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定相关政策时能充分考虑到老年人对养老居

住空间的特殊需求，能够吸纳他们合理的意见，解

决他们的居住问题。

对于生活于社区中的老年人而言，他们也面

临着权利诉求难以实现的困难。“俺们想在社区打

井吃水，但是村里不让。向他们反映小区没有厕

所，说了好几次，就是没人来做，后来还是俺们大

家一起出钱，老王他们盖的。这些事都是村里推

脱说没钱，也没这个规定，最后还是俺们自个儿

做，光反映没用。”（20160712-CY-02赵大妈）老年

人是社区生活的“主力军”，但住地下室的老年人

是社区生活的“边缘人”，他们在社区中处于底层

地位，权利诉求难以被重视更难以实现。由于话

语权缺失，他们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其利益诉求

无法在政策或制度层面得以充分表达。

（四）精神困境：休闲娱乐匮乏及传统孝道

式微

搬入社区集中居住后，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方式

并未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公共娱乐活动反而愈发

单调化。一项调查表明，当前农村老年人的主要休

闲娱乐活动有看电视（48.8%）、串门聊天（24.6%）

和打牌下棋（11.5%），其他的娱乐活动较少，呈现出

单调化特征[8]。住地下室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单调，

生活图景相对固定。正如赵大爷所言：“以前大家

找场一起打牌，一块在小卖部门前拉呱，现在住地

下室不方便了，小卖部也离得远，出去走动都少了。

村里组织的老年人活动也少，就是拉呱，晒太阳了。

（20160712-CY-01赵大爷）。”而且，以行政村为单

位的安置模式打乱了村落时期的地缘关系，进社区

后老年人原有的社会网络断裂，不再与之前的邻居

相伴而居，“半熟人社会”驱使老年人构建新的社会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老年人的社会融合，导

致了老年人群体性孤独。

老年人所要面对的精神困境还有传统孝道的

式微[9]。新型城镇化是我国为实现快速现代化而

推进的社会性工程，是现代化高速浓缩的过程，改

变了原本自然状态下村落发展轨迹，实现了从村

落到社区连续谱上的跨越。物质空间层面的急剧

变化促使村民从社会变迁的“幕后”走向“前台”，

使得村落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由“渐发缓变

型”直接转成“急发突变型”，同时带来了农村原有

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变革。对于居住于地下室的

老年人而言，他们面对的是与子代“时空分离”而

导致的传统孝道的嬗变[10]。一方面，青年农民的利

益观和价值观在功利经济、个体主义和消费主义

的冲击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重利轻

义的做法。另一方面，子代因“身体不在场”无法

与老年人面对面沟通并进行生活照料，只能通过

电话、视频方式来精神宽慰，出现家庭伦理道德淡

薄和重幼轻老现象[11]。传统“孝”的内涵和方式在

发生了变化甚至异化，这是秉持传统思想的老年

人无法接受的，增加了他们负面情感体验，使他们

陷入了精神困境。

三、养老困境的发生机制

作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业已发生的社会事

实，老年人住地下室现象的出现是一系列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首先，从社

区层面来看，新型城镇化所导致的居住空间集聚

是诱始因素；其次，从家庭视角来看，现代性冲而

导致的家庭关系嬗变是关键因素；最后，从个体层

面来看，老年人个体意识觉醒所导致的自我隔离

是助推因素。

（一）社区层面：物理空间的强制变迁

从空间社会学来看，作为制度安排的城镇化

是一场国家视角下现代性的空间生产过程[12]-[13]，物

理空间的强制性变迁带来了住宅空间分化与社区

空间重构[14]。传统村落相对稳定的物理空间结构

与社会关系被打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空间重组

与社会关系再造[15]。在空间正义视角下，由精英阶

层掌握空间生产的过程及规则，他们头脑中“科学

理性”决定了以老年人为主的社区生活主体未来

的空间体验。在这场声势浩大且不可逆转的空间

生产过程中，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伴随着空间重

组发生断裂，而且，不同类型的群体获得的空间感

也有所不同。物理空间的强制位移首先使农村老

年人被迫失去了原来村落的宅院，不得不在新社

区中购买楼房，“被卷式”进入农民集中居住社区。

由于拆迁补偿款不足以购买楼房，绝大多数的老

年人不得不花光毕生积蓄甚至还需借款或贷款购

买楼房。存款养老的钱没了，“手中有粮，心中不

慌”的光景也不再，让农村老年人失去了吉登斯意

义上的本体安全性[16]。

居住空间变迁会导致家庭居住格局变化，并

引起家庭内部居住空间的再分配[17]。在此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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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年人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购买楼房或给子

代买好房子后没有更多的资金再给自己购买楼

房，不得不选择住进地下室，这是他们在既有社区

和家庭空间结构中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俺家以

前宅基地有3分地，拆迁补偿款一共4万多，买的3
楼房子 100多平方米给俺儿子结婚用了。花了 10
万多，除了补偿款 4万，把家里存款 4万 5拿出来，

又借了点终于凑够了。哎，交了房子钱就没钱了，

一辈子存的钱都不够，还欠别人钱呢，更别说再买

一套房子了。如果还在以前农村，咱还用这样么，

房子是盖好的，住着也舒坦，不用像现在这样挤地

下室啊。现在什么都需要花钱，以前有院子还能

种点菜，现在菜都得买。”（20160712-CY-01赵大

爷）从赵大爷话语中可知，正是居住空间的改变让

他不仅几近掏光了毕生的积蓄，也被迫选择居住

在地下室。在这场空间重组过程中，农村老年人

在一开始就处于被动态势，一些未能住进作为“稀

缺资源”老年安置房的老年人不得不屈服于业已

生产的空间结构安排，这也是导致其养老困境的

始因。很多老年人在温存乡村记忆的同时也发出

了感叹：“要是不进社区，住在以前房子里多好！”

而且，空间再造过程中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到老年

人生活及休闲的特殊需求，出现了各种养老设施

不足及配套养老服务的欠缺。同时，空间集聚过

程也是村落共同体的解体过程，“熟人社会”运作

规则效用递减，村庄闲话的意义也就被消解了，作

为道德共同体的村庄出现解体趋向，没人过多关

心老年人住地下室现象，生产了村民“一切只能如

此”的意识。

（二）家庭层面：代际关系的急剧嬗变

在传统社会中，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家

庭养老是中国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费老提及的

“反馈模式”是其基本特征[18]。家庭在老年人日常

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家庭为老年人提

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使其老有所养；另一方面家庭

也是老年人日常生活和情感表达的主要场所，使

其老有所居。中国式家庭养老模式既能满足老年

人的物质需求，也能给其带来情感慰藉。但在我

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发生

剧烈嬗变，并呈现出新的特点[19]-[20]。一方面，历经

计划生育政策后，农村家庭结构呈现出核心化、小

型化趋势，“多儿多女”共同养老的模式已日趋远

去。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侵入和传统孝道

的式微，打破了传统的“抚育—赡养”模式，家庭资

源的分配出现代际下移现象[21]，老年人在家庭事务

决策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趋于边缘化。“俺有一儿

一女，儿子住在社区，女儿嫁到县里了。当时俺们

家就一处宅子，刚开始一块住，后来儿子结婚了我

们就搬出来了，住地下室分开过日子了。当时，买

房子用的俺们攒的钱，房子本来就是给儿子结婚

用的，我们没怨言。现在儿子在外面打工，儿媳妇

和孙女住这里。俺们不要他们的钱，孙女上学需

要钱，他们年轻人人情世事多。”（20160718-CS-
01吴大妈）从吴大妈话语可知，她和老伴以花钱给

儿子买房的方式实现了家庭资源的代际传递，他

们在经济上所剩无几，而子代家庭需要将更多的

经济和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和人情往来上，对

他们的经济和情感支持极其有限。虽然吴大妈表

示理解儿子的难处，但笔者访谈时发现她还是希

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

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指出，家庭结构核心化

趋势是代际关系变迁的某种外在表现形式，原有

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变迁成为老年赡养变化的主

要原因[22]。而且，为避免因与子代家庭共同居住而

可能产生的家庭矛盾，以及满足子代对于家庭空

间私密化的需求，老年人会选择搬去地下室住。

因此，代际关系嬗变带来的影响在C社区居住空间

层面表现为老年人独居尤其是住地下室老年人所

占比例的上升。老年人住地下室而子女住楼上所

导致的居住空间隔离会造成家庭情感功能淡化，

正如杨大爷所言，“现在就觉得子女来看俺们就像

是走亲戚一样，不住住在一起了，感情不如以前大

宅子里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近了。”（20160318-
BJ-01杨大爷）

（三）个体层面：老年人的自我隔离

从个体层面来看，住地下室老年人的主体性

因素是造成其养老困境的助推力量。老年是人生

最后的生命历程，老年人的生理机能由强盛走向

衰退[23]。生理衰退给老年人带来的是劳动能力的

减弱及劳动机会的失去。老年人无法像青壮年劳

动力一样做重体力活，因之也失去一些打零工的

机会，在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时也觉得力不从心。

更有一些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及其他长期病等，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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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费就占据了很大一笔开支，生活质量再度下滑，

甚至出现生计危机，仅仅能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平。

与之相应，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范围不断缩小，社会

交往能力缓慢下降。从实地调研的经验感知来

看，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封闭，对于一些新

鲜事物也持冷漠态度，处于“孤岛”的状态。他们

的主要交往对象往往是楼前楼后的同住地下室的

老年人，除了偶尔的走亲访友外，其余时间几乎都

在社区慢慢度过。

当笔者问及老年人为何会住地下室时，除了

回答“没钱”之外，回答“不给儿女添负担”和“不方

便”的老年人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俺们老年人不

能赚钱了，得过且过，过一天是一天，儿女和孙子

不一样，他们在外面做什么都得花钱。我们紧缩

着点，他们就能好过一点。”（20160716-BJ-01张大

爷）从张大爷的叙述中可知，他认为老年人无法再

为家庭创造经济价值，只要日子能过下去就可以，

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不高。而且，出于期望子女

过得更好的愿望，老年人在力所能能及的时候不

愿依靠子女获得物质支持，倾向于自我生活照料。

另一方面，“不方便”说明老年人自我对与子代同

居有可能引起的家庭矛盾有着明确的预判，老年

人清晰地知道他们与子代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

惯的代沟，只能主动选择放弃与已婚子女共同生

活，被迫“自愿”住进地下室。

四、“养老困境”破解之道：构建多元化的养老

途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老年人住地下室问题是在

社区养老资源紧张情境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

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习总书记强调：

“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城镇化。”显然，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

程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对于农

村老年人养老的特殊问题亦应引起特别的关注，

以实现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农村老年人居住在地

下不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发展，应当引起政府

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本文从主体性视角对住地下

室老年人的养老困境进行研究，发现其在生计、生

活、制度和精神等方面都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并在

此基础上从社区、家庭、个体三个层面系统全面地

解读了其养老困境的发生机制。基于住地下室老

年人的养老困境表现及其发生机制，应当积极探

索构建多元化的养老途径以寻求破“困”之道，实

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使老年人“老有所居、老有适居”。在此，本文

从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体四个层面略谈一下如何

解决住地下室老年人的养老困境。

一是作为建设养老服务体系责任主体的政府

应当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加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

的“软件”建设和养老载体的“硬件”建设，在整合资

源的基础上提供多元化和区别化的养老服务，实现

农村社区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农村社区养老

保障水平。政府在制定一系列新型城镇化制度安

排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养老诉求。在统筹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老年人特

别是贫困老年人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机构养老及

社区养老体系的建设，以适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

村社区养老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二是社区营造应当充分吸纳老年人的合理需

求，在进行社区规划期间应当通过问卷调查、座谈

会、访谈等多种方法了解老年人日常生活及社会

交往的需求。其次，社区空间营造应当考虑到社

区人口结构因素，在充分征求老年人养老方式意

愿的基础上积极调整养老用地和设施建设规模，

规划并建设数量充足的老年保障房，避免出现老

年房供不应求的情况。再次，通过营造文化广场、

凉亭等公共空间以及提供多元化服务重塑社区的

公共性[24]。同时，开展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并让

老年人能够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中表达自

己的利益诉求。

三是弘扬孝道文化，让家庭代际关系走向契

合。李密在《陈情表》中一句“伏惟圣朝以孝治天

下”道出了孝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也

是政府强调以孝文化治理基层社会的原因。在精

准扶贫的地方性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创

造性地提出了“孝道扶贫”的理念并付诸实践，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孝文化对改善农村家庭代际关

系紧张及巩固家庭养老功能的作用明显，可以通

过加强宣传与教育、树立孝子典型、塑造公共舆

论、强化执法力度等多种方式来实现孝道文化的

复兴[25]。

四是通过社会工作介入的方式实现老年人的

自我发展。作为“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专业介入

农村养老服务能够发挥整合社区资源一体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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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老年人利益最大化，对于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有着重要作用[26]。社会工作者可以给老年人提

供物质帮助和情感支持，整合社区资源建设社会

支持系统，满足老年人的多样性需求，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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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dness in the Basement：：Study on the Plight in Old-Age Life of Aged Population in Count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A Case Study on C Community in Linyi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LU Yi-hua，CHEN Shao-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1100）

Abstract：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encounter" aging causes the rural aged population faced with more complicated situa⁃
tion and some special problems. The rural elders living in the basement are the special social groups during the proces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and they are faced with both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plight in old-age life. Pay at⁃
tention to the special phenomenon of the rural elders living in the basement，and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C Community in
Linyi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 plight in old-aged of the rural elders who living in the basement
including such four layers as live hood，living，system and spirit；and expound comprehensively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rural old-age plight including such three layers as community，family and individuality；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coping strategies by building diversified old-age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New-Type Urbanization；Aging；the Plight in Old-Age Life；Old-Age Car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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